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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 成风化人

我收藏了一块玉，或许是一块石头。究竟是
玉还是石头，我至今不知道，也不想弄清楚。

当然，我是把它当作玉买来的。虽然我并不
会辨识玉或石头，但却禁受不住收藏热的诱惑。
两次经见“收藏亮宝奥妙”后，我的头脑也热起来。

第一次，参加一个作品研讨会。邻座一位文
友，右手大拇指像触了电似的，不住地在掌心间磨
蹭。我的目光落在那手上，使它一下子断了电，随
后又似按动了开关，手掌莲花瓣样展开，掌心里托着
一块玉或者石头。浅黄色长方体，好像一颗印章，又
像是一枚麻将牌，上面隐约刻有花纹和篆字。

“认得出这字吗？”
他把这块石头或者玉递给我，我看来看去认

不出。
“认不出来吧？我找了几位专家才认出来，是

‘神爵’，汉宣帝的年号。”
“那么这是一件文物了？”
“两千年前的东西，两千多块钱买来的呢！”
“那你干吗这样——”我做手指触电的动作。
他不以为然笑了笑：“看来你老兄不懂行啊。

玉乃山川之精英、人文之精美，所以古人‘君子无
故，玉不去身’。爱抚宝玉，等同气功。”说话之间，
他的手指又疾速动起来。

我试着也动手指，却很笨拙，怎么也动不了那
么快那么有节奏。

第二次，跟一位作家谈他的作品。他一边心
不在焉听我说意见，一边不住地用右手揉肚子。

“怎么回事，你肚子不舒服吗？”
他抻出手，撂开上衣下摆，让我看他的腰带。

那上面鼓囊囊地别着一块雪白雪白的玉，像一个
小馒头，馒头顶上雕着蟠龙。

“噢——”我恍然若悟，“原来你在感受山川之
精英、人文之精美。”

“这么说你也懂？”
“看这样子，是汉玉了？”
“当然当然，不是汉玉我挂在腰上岂不让人笑

话？”于是 ，他要解裤腰带。
我忙拦阻，说是先谈稿子要紧，改日再来专门

观赏他的宝物。
虽然未免有些怀疑：莫非是磨蹭的，汉朝的玉

竟然那么鲜亮？但我毕竟无知，便不敢讨没趣。
后来又想这种精神，乐在其中，且又自信，倒是值
得学习的。

后来，我也留意小摊上的“古玩”了。终于，自
作主张买了一块“玉”——青白色扁圆体，茶杯底
大一个轮子，中为圆洞，周边刻有莲花瓣儿和海涛
花纹。

“绝对汉玉没错，棺材里头刨出来的。”卖货摊
主指着那上面的深褐色印渍，“不信您瞧这个，这
是血浸出来的。”

我本无意购买，悔不该还了价。他要一千二，
我只给二百，心想顶多挨句骂，这事也就过去了，
不料他竟卖了，我便只好买下。

“黄金有价玉无价。”他很慷慨的样子，“你说
多少就多少。白送你也无所谓，咱们交个朋友
嘛！”

既然是当作玉买来的，我就按玉来看待，用丝
线穿起来，把它吊在腰带上。时不时的，也托在手
掌心里磨蹭磨蹭。

有位文友见了，捏在手上观赏。翻过来掉过
去看了半天，“你这是从哪儿淘换来的？”我如实以
告，他替我懊恼，“你让人骗了！这东西哪是玉，分
明是块石头。汉玉只卖两百？两万也不止！”我说
那血渍也能假造？“你连这都不懂，还自作主张去
买玉！把石头跟死猫死狗埋在一起，就能出这效
果。”

我的怀疑得到认证，便不再带着它，找个锦盒
装起来，摆在我的书橱里。

一位作家见了，托在手掌心上观摩。“您还真
有眼力，这是一块汉璧。——多少钱买来的？”我
就骗他，“我不懂行，哪敢去买。老辈子传下来让
我收藏的，说是从棺材里头刨出来的。”他就信了，

“噢，噢，那肯定是汉玉了。您瞧这制式，多么古
朴。再看这色泽，是血浸出来的。”

他的说法又让我怀疑，也许瞎猫碰死耗子，我
以石头价格买了块真的汉玉？

从此，我或将它带在身上，向人展示，或将它
摆在书橱里，供人观摩。它这一次被说成是石头，
得到几声惋惜，那一次又被说成是玉，得到几声赞
叹。我的心情在石头和玉之间变换，在惋惜和惊
喜之间升沉，从而感受到了一种飘忽不定因此也
就莫名其妙的乐趣。

有人建议我找行家鉴定一下，我说我又不是
真正要收藏的。真正的收藏者，大都是行家。他
们有眼力有精力有财力，一般的人难以企及。我
既然未入流，何必当假行家？与其附庸风雅，莫如
装疯卖傻。说我在自得其乐也好，说我是自欺欺
人也罢，反正我编造了一个谜，保守着一个秘密，
这也就是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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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 空 山 的 风 ，在 秋 阳 的 照 拂
下 ，并 不 激 烈 ，温 柔 亦 多 情 。 轻 风
中 ，万 树 列 阵 ，自 成 树 的 世 界 ，在
这 样 的 背 景 板 中 ，我 ，渐 渐 消 失 肉
身 存 在 ，被 同 化 为 一 棵 树 ，可 以 选
择任意的一棵树比邻而居，成为树
世界的子民。

可以是一棵松，万古长青而常
在。可以是一株柏，执松之手，与松
偕老。可以是一株枫，万山红遍时，
也不会缺失了自己的树影。可以是
一棵柳，弱柳扶风，春天先来，秋天
迟走，显现着强大的生命力。可以
是一杆竹，从稀疏的瘦美中体会林
下之风，还能体会从清瘦美到气节
美的哲学和情怀的转变。可以是一
株槲，娑婆蓬然，终生向着阳光。可
以是一株桃，人面桃花相映红，前度
刘 郎 今 又 来 。 可 以 成 为 任 意 一 棵
树，脚踩着大地，背负着青天，除了
生长，再不问世界，只要天不倾、地
不震、火不烧、雷不劈，那么便云淡、
风轻。

最想站在“九杆旗”身边吧。这
株阔大的油松，吸日月之精华，天地
有 正 气 ，灵 秀 复 清 明 ，即 使 分 身 为
九，也要穿云向上，与天空对话，与
飞 鸟 追 逐 ，与 白 云 嬉 戏 ，与 风 雨 相
搏。如此，便可以庇佑着身下身边
的众生，动如金猴，静如药草，大到
人群，小到蚂蚁。自己把根扎向岩
层，长成自己的王国，站在“九杆旗”
身边，除了肃然起敬，再泛不出其他
的思绪，惟有被雄壮所染，心中出现
几分婀娜。

灵空之外，万树依然列阵，长在
路旁，长在河边，长在饭桌外，长在
人群中，任意排列生长，不需演练，
不需布阵，随意而潇洒。三棵名为

“福禄寿”的古槐，穿越过丛丛迷雾，
与“九杆旗”对望着，传递出不一样
的情思。雷霆雨露，俱是天恩，谁更
久远这个命题已不再重要。古槐吸
收世间风水，避过一场场风雨霜雪，
千 年 生 长 ，呈 现 龙 腾 虎 跃 的 态 势 。
既如此，便如此！它不会讲出“福禄
寿”的寓意，因为那不是它的语言，
但它已飞升成仙，满含慈悲，愿意送
给人“福禄寿”的美好祈愿。

列阵的万树之下，有花草。
花，万紫千红，江山开遍，一花

一世界，枯荣自有涯，开在每一个可

以盛开的角落，追不上树的轮回，便
做好自己吧。属于我的时节，我是
花，不是我的光影，我是草。离离原
上生，高山草甸上长，安定了尘土，
也安慰了流离的灵魂。从不招摇过
市，却又傲骨巍然，时不时地从花叶
间穿过刀剑的铮铮之鸣。从不过问
世间俗务，却从未忘了刺探自己的
内 心 ：万 年 与 瞬 间 ，在 另 一 个 维 度
上，它是一样的。

列阵的万树之中，有药草。
连翘芳香袭人，青绿的嫩黄的，

人们二次采撷，它两次贡献自己的
躯体，变成两种成药，在中医的铜秤
间称斤论两，而它的叶竟然在茶的
车间里，晾干过，烘焙过，成为茶杯
里的叶子，一点点在开水的拥抱中，
忍痛舒卷自己的身子，人们在舌尖
上透出更多的芬芳来，世间事，哪一
件事不经过轮回与阵痛呢？党参花
如风铃状，喜凉又防风，补中益气，
和胃生津。黄芪花成串，黄艳艳的，
那样的好看，性味甘，保肝降压治气
虚。柴胡、芍药、车前草、防风、黑
药、鱼腥草、枸杞、茯苓、地骨皮、管
仲、半夏、益母草、黄连、甘草、天地
星、山楂、黎卢、款冬花、百合、地椒、
酸枣仁……那么多的药草，组成中
药 世 界 ，那 是 万 物 的 悲 悯 ，相 生 相
克，相依相傍，可医众生的根骨，在
须臾的变幻中，人们已经再世为人。

列阵的万树下，流出一条河。
那是沁河之源，如龙盘伏山间，

如龙腾伏百里过沁源。河里倒映着
树的翩翩风度，参杂着临水照花人，
水波动时，树与花荡漾着破碎的笑
声，河水接纳这一切，又努力让自己
的身躯渗入万物。流水无声。大音
都是希声的吧。只知道，成为树世
界的滋润者时，那不是施恩，而是奉
献，奉献了自己的躯体，成就了别物
的繁荣和盛放。给予不是灭绝，河
流自己，嘘气成云，飞沫为雨，自己
给自己补给，亿万年的给予，便有了
亿万年的“源”“源”不绝，而这也许
是“生活在别处”的意义。

列阵的万树之中，有鸟。
千万年间，沧海桑田，造化高山

大川，古地中海渐渐消失，青藏高原
隆起，有了如今的山河版图，树生草
长，有凤来仪。鸟便栖息了，喜鹊报

喜，布谷报春，燕南飞，雁北归，各自
有使命。而灵空内外有许多许多的
鸟 ，飞 来 飞 去 。 天 鹅 来 了 ，苍 鹭 来
了，黑鹳来了，褐马鸡成群了，鸟语
啾啾，鸟鸣如弦歌，各自有雅意，它
们在沁源的天地间，同呼吸共成长，
繁衍生息，人们救下它们时，它们知
道 一 步 三 回 顾 ，记 得 自 己 的 恩 人 。
鸟的世界，干净亦温暖。褐马鸡活
着时，便要被人取走尾翎，扎于戏曲
盔头之上，翎羽旋转、抖动、挺立、摇
摆，穿插着舞台人物的悲喜，台上的
百无禁忌，台下的迷恋渴望，浑然一
体，可人们却极少知道褐马鸡有一
刻眨着迷茫亦疼痛的眼睛，静静地
看着树外的世界。

意悠扬，气轩昂，天风鹤背三千
丈，鸟的世界浩大空悬。如有唢呐，
此刻适合奏一曲《百鸟朝凤》。

列阵的万树之中，有时尚。
沁源地形特殊，众山环绕，人居

其中，在这环绕的大山万树中，人们
却 没 有 忘 记 追 随 时 尚 。 一 座 古 桥
边，一处土台畔，有流水长亭，有圆
荷风举，有古屋风雅，有诗画落户，
可食可住可行可体验，人们创造着
自己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不，不是南山，是太岳山，是雄壮如
树叶盘桓地图的太岳山，是生长原
始森林的太岳山，是带着血与火洗
礼过的太岳山。众鸟高飞尽，孤云
独去闲，相看两不厌，还有太岳山。

列阵的万树之下，有煤。
那是另一个树的世界，万年前，

树 之 身 埋 入 地 下 ，渐 渐 化 成 乌 金 。
变 了 颜 色 ，没 有 变 了 易 燃 的 体 质 。
一日日长埋在地下等待，等待人们
把它挖出来，重见天日的时候，也是
粉身碎骨的时候。它燃烧起来，驱
散了万年前人类对兽群和未知世界
的恐惧，也让千百年后的人们在冬
天取一取暖。这个树的世界，炫目
温暖却有尽头，当我们向千万年前
的造化借款的时候，我们却支付不
起庞大的利息，只有重建另一个树
的 世 界 ，弃 黑 取 绿 ，营 救 自 己 的
蓝天。

列阵的万树之间，有乐。
那是新石器时代的陶埙，呜呜

咽咽的，诉说着沧桑变迁。那是夏
代的石磬之音，清脆悦耳，诉说着田
园牧歌。那更是生长在沁源人骨子
里的沁源秧歌，欢宴时，悲伤时，婚
丧 嫁 娶 时 ，便 唱 起 它 ，唱 出 生 老 病
死，唱出人情世故，“饥者歌其食，劳
者 歌 其 事 ”。 民 族 危 难 时 ，也 唱 起
它，声如匕首，心如刀剑，风雷身上
过，气节世间留。这乐，丝丝缕缕，
曲曲折折，起起伏伏，管管弦弦，吟
唱在山河之间，与树的风涛鸾凤和
鸣，一唱就是几千年。

列阵的万树之中，有神迹。
琴高乘鲤飞翔，树林之中留下

他的身影，仙班有他，而人间不再。
圣寿寺高卧于灵空山中，李侃坐化，
已成佛影，尘世与佛陀，不过是两件
暂且容身的袈裟。道佛相融，这是
神的世界，而神的工作与人的工作
是相同的，都是在荒凉的地方种一
些树。

在沁源，无论是灵空山内，还是
世外，都有不同的世界，又都是树的
世界，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世界。山，
河，树，花，药，鸟，乐，都是满目雄浑
的一部分，万物各自为政，又随遇而
安，莫听穿林打叶声，那是生长的声
音。世界在身边，繁盛了，而人隐于
树之后，成为树的一部分。沁源人
说，树，不是树，而是我们的亲人，它
们 受 伤 ，我 们 会 疼 。 却 原 来 ，在 这
里，树与自然是高于人群的，人与它
们和谐共生，经过时光淘洗，羽化为
精神、梦想和美。

虽是尘土衣冠，却不妨碍我有
江湖心量，此刻，前有千古远，后有
几万年，葱茏如是，绿意如是，万里
江山也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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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世界
◆王芳

这是生态散文吗？杨明森先生说它
是，而且说，生态文学作家李青松为这本书
写了序。杨明森是在这本散文集的新书发
布会上说这番话的。他说，他想把蓝虹定
义为生态散文作家，蓝虹作品的典型意义
在于，生态散文的灵魂是人性，生态散文的
气象是山水，生态散文的源流是生活。

看书名，《山有木兮木有枝》，应该是生
态散文，但是我在这里读出的却是爱情故
事，是一个绿色金融学者所写的爱情和融
着情爱的叙述。

这里有古老的爱情故事。
山有木兮木有枝，是《离骚·越人歌》里

的 一 句 诗 ，讲 的 正 是 一 段 凄 美 幽 婉 的 爱
情。湘江边上，一位越族女子，撑船戏水，
逐鱼江上，偶遇一位汉家王子请她渡河。
越女对王子一见倾心，反复吟唱着“山有木
兮 木 有 枝 ，心 悦 君 兮 君 不 知 ”，以 表 达 爱
意。语言不通，不识歌词有又何妨？爱情
的心声是不需要翻译的。听得久了，王子
自然知道越女的爱意。奈何王子心里装着
江 山 湖 海 呢 ，怎 么 可 以 耽 溺 于 这 情 爱 之
间？渡过河去，眼看王子就要离去了，越女
终于忍不住扑向王子拥抱了他。然而无
奈，故事的结尾，越女不得不任王子离去，
只给自己留下一曲孤寂的缠绵。

恋而失爱，爱而不得，这也许越见出一
种爱的疼痛！

这里有现代的爱情故事。
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命运之神

让一位文学女孩和一位理工男孩相遇在了
一所合租房，朝朝相别，暮暮相见，波澜不
惊。谁知，女孩偏偏爱上这男孩。两个孩
子，一个是中国青年，另一个，也是中国青
年。女孩夜夜弹奏“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
君兮君不知”，男孩夜夜听着“山有木兮木
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似是不知，又非
不知。只是，两颗心疑惑、猜测、彷徨，都不
敢确定是否相爱。最终，女孩自卑，男孩迟
钝，两人失之交臂。而男孩走后，女孩泪流
满面，夜夜弹奏《越人歌》，等待男孩归来。

爱上只需一分钟，忘掉却需一辈子。
那是怎样一种爱之深痛！

这里有古老山寨与现代世界的爱恋
故事。

据说畲族山寨是越人后裔。生态保护
者倾向于保留一个原生态的山寨，现代发
展者倾向于开发一个现代的山寨。但古老
山寨选择和现代世界恋爱，因为它们不想
外部世界以保护的名义把它们圈起来，像
看猴子一样看它们。于是，在原生态的绿

色里，工业的银色进来了，电光的亮色进来
了，污染的黑色也进来了。只不过，多年
后，当发展起来的畲族山寨站在现代世界
的高地回望来路，猛然发现那个祖祖辈辈
纯粹的绿水青山不见时，是否会心生惆怅
——选择了一个世界，丢掉另一个，而丢掉
的那个世界，再也回不去了。

看着血脉里那个世界越来越远去，又
是怎样一种的逐梦的隐痛！

这里还有现代学者与古老山寨和现代
世界的情爱故事。

作为现代金融学者，蓝虹说她是最后
一代畲族人。蓝虹在这个大时代从古老故
乡走向现代世界，又从现代世界反观古老
故乡，因此她的情感世界中，有与两个世界
相恋的感情故事。一个世界，是古老的畲
族 大 山 ，那 是 她 的 故 乡 ；一 个 世 界 是 崭
新 的 现 代 世 界 ，那 是 她 的 事 业 。 于 她 而
言 ，她 自 己 从 大 山 走 向 现 代 世 界 ，她 深
爱 着 她 的 大 山 ，也 深 爱 着 她 的 现 代 世
界 。 于 故 乡 而 言 ，现 代 世 界 在 吸 引 着 山
寨 ，山 寨 向 往 着 现 代 世 界 ，山 寨 也 走 向
现代世界。她和她的故乡追逐着现代世
界 的 时 候 ，回头看着曾经的故乡，大山不
是原生态的大山，寨子也不是原生态的寨
子，畲族的舞蹈、山歌、爱情，也都已经不是
原先的样子。于是，蓝虹有了一种惆怅，一
种忧伤，一种深憾。

爱在此，忧也在此。蓝虹温暖的叙述
激起的是一种深刻的忧患。

应该说，这忧患不是一个人的，也不是
一个寨子的，而是许多乡村和许多人的。
中国许多乡村走向现代世界，许多大山拥
抱现代文明。想要古老的生态世界，又想
要现代的文明世界，这便形成了一种矛盾。

这矛盾、这忧患，于蓝虹，也许与别人
并 无 不 同 。 不 同 的 是 ，她 选 择 了 绿 色 金
融。绿色金融也许是她找到的可以融合原
生生态与现代世界、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
的方式。绿色是她的情爱、她的精神、她的
灵 魂 ，金 融 是 她 的 支 撑 、她 的 桥 梁 、她 的
道路。

那么，她爱着的那个矛盾而忧患的世
界，可以拯救吗？

《山有木兮木有枝》，是一本情爱之书，
大爱之书。由人类生态之爱到自然生态之
爱。这个意义上，其无疑是生态散文了，是
洋溢着世界之美和情爱之美的生态文学。
其实，就根本追求而言，生态文学就是写美
的，也是写爱的，写大美和大爱。如此观
之，那不就是人与自然的情爱美学么？

人与自然的情爱美学
——读蓝虹《山有木兮木有枝》

◆景平

由中国环境报社主
办、和平世界书画院承
办 的“ 建 设 生 态 文 明
书 写 美 丽 中 国 ”大 型
书 法 笔 会 近 日 在 京 举
行 。 数 十 位 书 法 艺 术
家 挥 毫 泼 墨 ，通 过 书
法 这 一 艺 术 形 式 ，弘
扬 生 态 环 保 理 念 ，激
发 全 社 会 对 生 态 文 化
建 设 以 及 生 态 环 境 保
护工作的重视、关心及
支持。图为笔会现场书
法家创作场景和作品。

王琳琳赵晓宇摄影报道

图片新闻

满卷书香

我收藏了一块玉
◆崔道怡

穿花破碧，从并州动身，跃上葱茏四百旋，抵

达灵空之巅。

如此，昊天广宇，便可以逡巡沁源，睥睨天下。


